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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進行：油麻地」展覽與班雅明的歷史觀相遇 
許劍鴻 
 
引言 
「西九」的發展已討論多時，區內發展藍圖中的土地用途，除了商業、住宅用地
及娛樂設施等分配比例外，還有經常提及的文化藝術發展。最近西九文化區管理
局轄下的M+博物館（Museum Plus）推出了「M+進行：油麻地」的展覽活動。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之前亦曾舉辦有關戲曲藝術活動，而「M+進行：油麻地」是
局方安排的另一大型藝術活動。 
 
（圖片來源：http://outstreet.com.hk/event/view/id/4183） 
 
戲曲中心和M+博物館是西九文化區的第一期設施，預計將分別於二零一五以及
二零一七年落成。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連納智希望市民逐漸認識和投入這
片「你我文化新天地」，在他所言的「你我文化新天地」中，這展覽卻不光是「新」
的天地，連繫的卻是個人生活的歷史片段，及記載了舊有的一段共同經歷的時
光。如班雅明在《商場研究計劃》中說道：「新事物的出現，必然夾雜著舊的形
式或元素」。筆者希望透過展覽活動，親身走進城市人群的景觀中，好像勾起普
魯斯特或我們吃小食般的無限回憶，記起過去在這城市的點滴，召回過去的映
像，認出尚未完成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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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的特色──歷史與空間 
參與這次「M+進行：油麻地」的展覽活動，確實勾起了很多片段性及零碎的地
區性回憶。導賞員邊走邊說有關油麻地的地理面貌，及其改變的歷史背景，我相
信其目的是希望豐富參與者在觀看展覽時的興趣，相關資料如「油麻地」這名字
是由「桐油、黃麻、土地」的字面而衍生出來的，桐油和黃麻繩索是當時漁業貿
易常用的謀生用品，以反映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其小漁村的生活面貌；又如今次選
擇油麻地作為展覽活動場地，主要是因為它較其他毗連地方（佐敦和官涌）接近
未來的西九文化區，及更能反映九龍半島歷史和文化變動云云。這樣的表述把油
麻地的歷史與其他地區割裂出來，而且將九龍半島歷史等同了油麻地歷史的同一
性（identity），與我們考慮絕對空間意思時，大異其趣。 
 
從一些歷史圖片或者一些仍留下來的物品、建築及一些流傳廟街的故事，我們得
知油麻地過往是一個供漁民停泊漁船的「小碼頭」或「錨地」，後來又有市集、
買賣生果集散地（果欄）、船隻維修、機械零件配置地區，以及一排排的前舖後
居的唐樓。人多了，更有了娛樂場所，如廟街的街頭表演、劇場，甚至電影院，
油麻地因此而有了「窮人夜總會」的稱號，反映了當時多元且繁盛的地區生活。
區內大致是典型的方塊城市街道設計，但其絕不是一個劃一的發展區域，除了有
類近性質的商舖聚集外，亦有傳統與新興的行業共存，從日常的零售、餐飲（大
型連鎖店或傳統地舖），以至殯儀館、殯儀用品店和桑拿浴場等，現在的油麻地
正在資本主義發展進步為理所當然的論述下，列入西九龍發展的重新規劃地區。 
 
這些絕對空間（一切可分離及有界線的現象，如你、我、城市計劃）的重建，都
以「市場」取締「地點」，「價值」蓋過「意義」，地區重建取決於地價、資本累
積或恐懼貶值，還有加速回報率，在越快越好的前提下發展。政府亦要面對不同
地區發展的速度、訴求、勢力、利益、資本循環等張力考慮，而決定如何平衡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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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空間的計劃。當然，把「營造」更「美好將來」的這類詞語和信念，放進「實
體環境」的想像時，我們市民很自然將追求期盼的欲望的個人權利，交予地產商
或政府，期望「願望」得以達成，這些都是象徵我們追求安定繁榮、明天會更好、
幸福穩定的願景。因為我們的傳統失傳，變得對舊事物不理解，而對新事物又不
清楚，新與舊之間的連繫斷裂，所以就傾力追求「新」的。我們面對這些重新規
劃發展的地區（或文化區），和支離破碎且商品化的地區歷史，我們如何將過去
接合﹖班雅明這樣說：「記憶創造了傳統的鏈帶，從而把一件事情一代一代的傳
下去。」 
 
展覽地區與童年回憶 
是次展覽由二零一二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日，為其約一個月，地點是油麻地地
區。展覽展示的不是甚麼地區性的歷史珍貴文物或文獻，只是以社會、歷史、文
化敘事的角度，以及油麻地的城市結構為創作出發點的大型裝置作品展覽。我選
擇以這展覽為文章背景是因為我小時候經常到油麻地郵局買郵票，因為當時這是
九龍區的中央郵局，在新品郵票上蓋上有「中央」或「Central」樣式的蓋印，較
一般郵局分行的郵品蓋印來得珍貴，既要付出自己的努力（排隊），亦可在「同
好」面前「耀武揚威」，份外有滿足感。此外，我不時會到住在附近唐樓的親戚
處玩耍，留下兒時眾多純真、活潑好動的軼事，故油麻地可算是我的「兒童娛樂
之家」。由於這種種甜蜜回憶，油麻地對我來說確實有著無限親切感。班雅明認
為「童年回憶的意義不在於重溫孩提時代的溫馨，而是以孩子的特有感觸來重新
感受現在的一刻」。回憶把傳統的鏈帶留住，透過不同表達（說故事、寫作、藝
術表達）代代相傳。 
 
「遊牧」式遨遊發現人群這景觀 
是次「M+進行：油麻地」的「遊牧」式博物館最吸引我的是其以「展示」的方
式表達，透過七位藝術家以六件大型裝置作品於油麻地不同的地方展示，為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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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油麻地這多元及多變的地區歷史，留有想像和回憶的空間。同時，亦打破我們
對歷史之準確性和真實性的那份一廂情願的觀感，更重要的是在「遊牧」式觀察
時，認回一些歷史事件，如班雅明所言：「宇宙萬物都有自我表達的條件」（怎樣
表達是另一回事）。因所有事件都有被認出的可能，所有人都可能是救世主，都
可以認出錯失的機會。 
 
油麻地，這地貌的歷史是否止於導賞員所描述的歷史進程？那麼，在「西九」藍
圖下發展的油麻地歷史故事是怎樣的呢？那麼多空置的商舖、結業的小商戶、無
人居住的大厦、空置的工廠（山寨）、關閉的學校、天台、隧道、牆壁等的現況
表達了什麼？又被認出了什麼？地區重新發展已不可避免，「重建」所呈現的「包
裝」，商品化我們各地區的歷史，或許會機械化複製所謂具特色的社區，這似乎
是可見的現象。此外，因利益和權力等的考慮，產生不均的地理發展，就是現代
性（Modernity）的特質，使地區的人和物之間的歷史和特色變化得更快和更複雜，
我們更需要如攝影一樣，把影像捉緊，或如電影一樣，辨認以前所發生的事（The 
flow of history must therefore be arrested to enable events to take place. Every arrest can 
set in motion an experience of the past original to every new present）。 
 
這「遊牧」式的遨遊：「M+進行：油麻地」博物館之旅，除了跟隨著導賞團的講
解員遊走於那設定的藝術大型裝置的擺放展區外，最吸引我的是於油麻地地區內
穿梭，這讓我想起班雅明引述十九世紀中葉法國著名的造反者布朗基
（Blangui），於巴黎市中心舉行的閱兵典禮場面，對當時統治者示威的同時，亦
表現了「人群」這「景觀」。我們在跟隨導賞員，透過大型藝術裝置與社區連結，
看見區內的人群的同時，人群同樣凝視我們，這樣的景觀十分有趣。油麻地從以
往的「錨地」、興旺市集、「窮人夜總會」等，隨著西九文化區的發展，現在卻加
插了一份「展示」「魅影」的可能。這是否真的如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行政總裁連
納智所言，在建立「你我文化新天地」？是主力發展屬於本土的藝術文化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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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邊緣化或矮化本土創作、膜拜國際化商業藝術盛會的場域？ 
 
召回過去的映像，認出尚未完成的願望 
我們在遊走油麻地時，不時都看到舊人事、舊建築、新舊人事和新舊建築，及其
兩者併合與連結，猶如班雅明在其《商場研究計劃》所提及的「拾荒」工作一樣。
而導賞員的解說就往往如阿多諾的代言人，以歷史進程細說油麻地的近代歷史，
其變化建基於文化工業的分析，和資本主義的生產邏輯，著眼點都隱含了交換價
值的必然性。然而，班雅明所關心的不是交換價值，他拾得的是「垃圾」卻富象
徵意義，是昨日人們的夢。班雅明所要展示的是「歷史進程的另一面」，在這次
「博物館之旅」，除了欣賞藝術裝置之外，在沿途中，引人入勝的還有一些五、
六十年代的建築及內裏的歷史，導賞員只就其外觀，描述了這些建築特色及其背
景，就讓我們自由入內「參觀」。 
 
建築物的天花及地上留下許多間隔的痕跡，到處可見，這些痕跡記錄了此處曾被
分成多個小型單位，並出租予多戶人家，我們還可從廚房及洗手間的空間中想像
當時的「劏房」年代。還有，那些似曾相識的地磚（以往外婆家的地磚，當時一
般市民常用的廉價磚）、褪色牆紙上的卡通人物貼紙（這些都是兒時的集體回
憶）、塗鴉，以及草草寫下的價錢、地址和電話號碼的筆跡，細膩地呈現當時城
市生活的種種壓力；住客的擔心徬徨、奔波；兒童的純真歡笑、居住環境的壓迫、
守望相助的鄰里人情等故事歷歷在目，更豐富地展示了當時的歷史背景及敘述的
層次。班雅明所言的「歷史進程的另一面」就是受「資本主義壓著而不見天日，
恍如做夢」的一面。 
 
藝術展品成為回憶的載體 
隨著導賞員的「放牧」，我們來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的砵蘭街、文明里休憩
處的草坪，嚇見草坪上放置了巨型的「可口可樂」霓虹燈招牌，我記得這招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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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懸掛於昔日澳門新馬路的，還有「雪碧」和「芬達」呢！ 
 
（圖片來源：http://www.wkcda.hk/tc/multimedia_gallery/） 
 
可口可樂、雪碧和芬達的瓶身、商標，除了是以物件作為商業廣告的載體，或象
徵性的符號外，也不時被挪用及重新詮釋，與此同時，其本身更是盛載著個人及
集體歷史與回憶的容器。這一「嚇見」如「不斷消逝的時間的駐足停留」，我與
兩段不同的時間相遇和相認。我過往曾有一段時間到澳門工作，當時的工作十分
繁忙，每晚下班後都會散步回家（因長駐澳門），偶爾亦會看見這個當時還懸掛
著的大型霓虹燈招牌。在澳門工作的種種情懷雖已過去，但卻徘徊當下，這種「過
去」又是「現在」的閃現，如班雅明所，說把「過去」和「現在」融匯貫通（Now 
of Recognizability），記憶真如潮水般的澎湃。 
 
這巨型的裝置藝術──樽型的「可口可樂」招牌亦召喚我另一兒時記憶，也是當
時油麻地或其他地區的生活面貌，那就是買樽裝飲料時需要「按樽」的經濟活動，
而且當時還有拾荒者把一堆堆的玻璃瓶（可樂汽水瓶、維他奶和鮮奶樽等，現在
已轉變為鋁罐收集）放在大大小小的籮內，以手推車或拖行形式運送，以賺取額
外收入。在這展覽場地的對面位置，亦有一間專門回收和翻新被棄置物品的小
店，令我想起兒時家中的任何物品都會用至無法使用，或先維修、變賣，最後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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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置。這些四散的回憶，竟然仍引發這些強烈感受，更在回憶中保留了許多城市
生活場景。 
 
另一「博物館」是在天橋下，那裏有一個大型有蓋的多媒體裝置，以光影投射文
字，在黑漆中以蛇般爬在地上，速度由慢至快，體積由細而大，數量由小變多，
把關於死亡的文字推向我們。這令人想起與鄰近殯儀館、殯儀用品店舖的活動，
藝術家的靈感來自《啟示錄》，讓我想起班雅明的神學觀點1：人面對死亡，前塵
往事已無畏懼，全可確認，「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道出死亡不是人生的終結，
而是人生的圓滿，全不為自己的錯失開脫，坦然面對自己，明白過去種種錯失的
機會。這個名為「七印」的展覽以重複的文字光影，讓人置身生死的循環，與油
麻地的拆卸與裝嵌的霓虹燈招牌，以及新式豪宅的落成與唐樓重建，形成強烈對
比。 
 
傳統之所以是傳統，不是因為它屬於過去，而是因為它屬於現在 
經過新填地街，看見一間老舖，名叫「勝記麻包」。據說香港只此一家。過往油
麻地是貨物上落運銷的集散地區，而「勝記麻包」則為當時盛載白米而生產麻包
袋。七、八十年代後，因白米改為以真空的膠袋包裝，以方便轉放在超級市場出
售，麻包袋盛載白米變成「集體回憶」。那勝記為何仍生產麻包袋？因為建築地
盤在廢料處置上仍對麻包袋有大量需求。「勝記麻包」既是傳統又是現在。這富
有特色的兩層唐樓舖址，將面臨重建發展而消失，但「勝記麻包」雖然仍作為工
業生產的生態鏈的一環（生產麻包袋處理盛載建築廢料），但作為油麻地的傳統
行業，「勝記麻包」的映像將會消失，還是保留？班雅明曾說：「如果這個世代不
能從過去的映像裏找到切身利益所在，那麼過去的映像也會從此消逝。」
                                                 
1「真理的啟示發生在歷史裡，人類的救贖…當過去的每一刻都可以引述時，人們才有可能明白歷史上的真
諦。」參馬國明(2009) 班雅明, 東大圖書公司 p.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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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Lp.257)「勝記麻包」等傳統行業，既承傳傳統上的技藝，又具現實上生產貢
獻的「過去映像」，它如何在高舉「西九要發展」、「舊區及空間需要重建」、「社
區社會要改善和進展」等旗幟和論調下得以保留？保留的不是舊址這物質和經驗
空間，或是如「美利樓式」移花接木般的保留，而是保存「勝記麻包」等行業的
社會生活面貌的映像或關係性的空間，以免散失，兼可相傳。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故事。位於砵蘭街有一間幼稚園，名叫便以利幼稚園，外型似
一座教堂，門口對著的是上海街。其中有一間幾十年的打銅店舖，不時發出噹噹
的打銅聲，初時都以為是幼稚園頂層的鐘樓傳來的鐘聲，街坊發現真相後都感到
這是蠻有趣的組合。但相信在日後，以「新面目」、「講效率」、「精密計算」等理
性及強行手段下的重建城市，絕對容不下這些打銅與銅鐘聲的併合與錯置的空間
出現。 
 
抓著和認出其中尚未完成的希望或錯失的機會 
「M+進行：油麻地」展覽以「遊牧」式點對點將油麻地與藝術裝置連結，如走
過廟街、油麻地警署、文明里休憩處（可口可樂大型藝術裝置，後面是新型私人
豪宅，前面是破舊的唐樓，新舊對比，相映成趣）、砵蘭街（名為以捍衛核心價
值的活動）、上海街等，這些街道構成了地理上的油麻地，借用班雅明的比喻：「星
座與星星」，以星座（理念）代表油麻地，這些街頭巷尾所發生的人和事比作星
星，這裏的人和事就是油麻地的具體表達。班雅明在〈歷史哲學命題〉批評「歷
史的真義不是把在於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串連起來就能表達」，歷史的意義在於
啟示，在於真理的自我表達。展覽所觀看到的藝術裝置與背景、建築、人群，以
及歷史留下的舊點滴把過去的故事引述，認出未完成的盼望。斷斷裂裂的故事，
和點點滴滴的人和事，讓我們認出了香港一代「無根」的這段錯失的機會。不論
當時或現在的油麻地或是其他香港地區的市民，辛勞勤奮地工作，都想找回一個
安樂窩，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建立彼此期盼的「烏托邦」。班雅明所述「將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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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帶回來時見到的不只是過去，是過去又是現在。」，就像每年的六月四日，過
去又是現在，這段「歷史」再會以何種方法表達，把過去召回，並且被認出尚未
兌現的承諾。換言之，時間不斷消逝的規律已不復見，過去又是現在，時間靜止
了。又或者是過去一刻和現在的一刻融匯成一種不會過去的時間，即命題十四裏
所說的 Now Time（Jetztzeit）。這也是歷史時間的真正意義。 
 
總結 
在這次「M+進行：油麻地」展覽中，從回憶過去在這城市的點滴和映像的同時，
感到周遭充滿了物質現實、消費及商業主義，我們不可能只在這般的生活遊盪，
我們亦有情感、恐懼、幻想和夢想。這些空間都是我們生活的部分，或許這些空
間的再現，如班雅明所想一樣，透過攝影、電影、詩意意象、藝術重建等再把「過
去」帶回「現在」，把錯失的機會、失落的盼望，如讓一個幻想、一場夢和失去
的記憶，藉與藝術表達相遇，而給予重現或再現，而得到更多可能或釋放（解放
與救贖）。「M+進行：油麻地」展覽或許是眾多的一個，又或是開始。 
 
明報於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報導了著名攝影記者劉香成在香港舉行名為「劉
香成看中國」攝影作品展，以四年時間蒐集了四百多張，來自八十八名攝影記者
有關新中國六十年的相片，在作品展展出。這些相片反映另一面的中國，如一幀
一九八零一位年輕人在紫禁城揮舞可樂瓶的照片（同年可口可樂在北京建首間工
廠），另一是六四民運時，在坦克車駐守的橋下騎單車的情侶、還有天安門下的
溫習生和擠火車的民眾。小生活是最貼近民眾的，這些照片會如劉香成所願：「為
中國歷史補白」，又會為我們或祖國認回錯失的機會、未兌現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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